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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夜，山西榆社县
一高考考生的父亲服农药身

亡。原因是他的儿子高考后估
了600分，被高校录取是铁板
钉钉儿的事，而作为农民的他
却付不起儿子的大学费用。6
月27日，同样的悲剧在翼城县
上演……

李海明是山西翼城县唐兴

镇南官庄村一位贫困木讷的农
民，他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但却
坚信，没文化就没出息，因此砸
锅卖铁也要供女儿读书。女儿
铃铃也很争气，今年高考考了
532分，达到了二本录取分数
线。但谁也没有想到，得知女儿

高考成绩的第二天，50岁的李
海明用一根捆麦的绳子，把自
己吊在了土窑的门框上。乡亲
们都说，是大学昂贵的学费逼
死了李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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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骄阳似火，我们

驱车来到翼城县王庄乡龙女
村。李海明是在这个村子的一
孔土窑里自尽的。土窑是该村
村民章兰馨(化名)的。

几年前，经人介绍，丧妻
多年的李海明带着女儿铃铃
与丧夫多年的章兰馨一家生

活在了一起，李海明与章兰馨
做了不领结婚证的半路夫妻。
章兰馨有一女一男两个孩子，
女儿已出嫁，儿子在附近的铁
矿上打工，还未娶亲。

除了侍弄庄稼和果园，李
海明平时靠掏大粪维持生计。

这个活儿又脏又累，收入也不
多。为了让女儿能安心读书，
李海明日复一日早出晚归地
劳作，从不偷懒懈怠。女儿上
高中后，他还借了五分利的高
利贷。

铃铃今年参加高考前，李

海明破天荒地去了趟学校，除
了送生活费，还鼓励女儿不要
紧张，好好发挥。考试还没结
束，他就对一个邻居说，他相
信女儿今年一定考得上，就是
他这个做父亲的没本事，那么
多钱的学费，他不知道该怎么

办？章兰馨劝他想开一点，她
兄弟姊妹多，大家凑一凑，应
该没问题的。可从此，李海明
就长吁短叹，心事重重。章兰
馨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他患
了抑郁症。吃了些药，也不见
好。6月26日，铃铃到学校去

查分数，回来说，考了532分，
超过了515分的二本录取分
数线，被第一志愿西安工业大
学录取应该问题不大。好消息
很快传遍了全村，许多人向李
海明贺喜。但李神情恍惚，答

非所问。邻居叫他打扑克，他
心不在焉，屡屡出错牌。

第二天凌晨，章兰馨起床
给儿子做早饭，李海明说他有

点头痛，想多睡会儿。上午8
时多，章兰馨让铃铃去叫他爸
起床，哪儿都没找见人。一种
不祥的预感袭过章兰馨心头。
她发现放牲口草料的土窑的
门怎么也推不开，抬头再看，
李海明把自己吊在了土窑的

门框上。她和铃铃赶紧把人先
放下来，又做人工呼吸，又掐

人中，但已回天乏术。章兰馨
顿时觉得天旋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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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酷暑难耐。翼城

县北郊区的一个砖窑里，工人
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干着活，不
时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拭
满脸的汗水。

在工人们当中，19岁的铃
铃正在吃力地拉着一个装满
砖坯的平车，绳子深深地勒进

了她柔弱的肩膀。两岁时，一
场大病夺去了她亲生母亲的
生命。从此，她和父亲相依为
命。“爸爸特别疼我，不管在
外面干活有多苦多累，回家
后，他都是乐呵呵的；爸爸一
直很宠我，从来没有打骂过

我。虽然亲手办完了爸爸的丧
事，但我一直不相信爸爸永远
离我而去了，我总觉得他还活
着，还每天关心注视着我的一
切。”

铃铃学习非常用功，生活也
很简朴，每星期只花不到十几元

钱的生活费，而考试成绩在班里
总是名列前茅。每当铃铃把考试
成绩带回家给父亲看时，就是他
们家充满欢乐的时候。

2005年，铃铃第一次走
进高考考场，这一年，她发挥
不理想，高考成绩距录取分数

线差几分。分数公布后，父亲
没有责怪她：“今年没有考
上，明年再考！”

铃铃再一次走进中学校
门，带着父亲的厚望，她愈加
努力。

6月26日，是高考分数公

布的日子，这一天，铃铃一大
早就赶到学校，怀着忐忑的心
情查询自己的分数。“532
分！”超过了二本录取分数
线！同学们纷纷向她表示祝
贺，她自己也长舒了一口气，
终于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母

亲和艰辛供养她的父亲了。
一回到家，父亲就关切地

问她的考试成绩，铃铃如实告
诉了父亲，父亲显得非常高
兴，她的志愿是西安工业大
学，没有特殊情况，两个月后，
她将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

高兴和激动之后，铃铃看

到父亲脸上掠过愁容，她知道
父亲开始为她的学费发愁了，
家里什么也没有了，大学学费
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
数字。懂事的铃铃安慰父亲：
“不要着急，会有办法的，这
么多年都坚持过来了……”

6月27日早上，铃铃叫父
亲吃早饭。突然，她被眼前的
景象惊呆了：父亲把自己挂在
了门框上！永远离开了她！

7月1日，按照当地习俗，
铃铃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安葬
了父亲。之后，她离开了龙女

村的继母家，借住在三婶家。
三叔和三婶都在砖窑打工。在
铃铃的央求下，7月4日，三婶
带着铃铃到砖窑干活。

7月8日，翼城县教育局局
长郭生财得知铃铃的遭遇后，
向记者承诺：“铃铃大学4年

的学费，我们政府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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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5日，河南郑

州。吃过午饭，13岁的女孩杜
小雨打着雨伞向学校走去。
杜小雨的家位于郑州市健康
路某小区，她是郑州市金水
区优胜路小学的学生。从家
到学校，步行只有短短9分钟
的路程。但她万万想不到，她

背后，一辆红色昌河汽车正
紧紧跟着她，3双邪恶的眼睛
更是死死地盯住她。
“小姑娘，你奶奶是不是

在新密？”14时许，离家200
米远后，昌河车上跳下一名
中年男子，他身穿黑色上衣，

操着一口新密口音，上前和
杜小雨搭讪。

面对陌生人，杜小雨很
警惕地回答了一声“是”。听
到杜小雨的回答，中年男子
突然径直上前，一把捂住小
雨的嘴。杜小雨本能地挣扎。

这时，从昌河车中又钻出一
名年轻男子，撕扯着把小雨
塞到了车里。

昌河车疾驶而去，迅速
消失在雨幕中。

杜小雨的父亲叫杜路
川，今年36岁，在河南新密市

开有一家煤矿。
杜小雨出事的当天，杜

路川正在北京出差。当天下
午14时49分，杜路川突然接
到一陌生男子的电话，对方
只说了一句：“你家小妞儿被
我们绑了。”还没等杜路川反

应过来，对方便“啪”的一声
挂断了电话。

十多分钟后，杜路川正
准备往家中打电话问情况，
手机又响了，还是刚才那个
号码。电话中，一个阴森森的
声音传来：“你妞在俺手上，

很安全，你放心。咱只是求财
的！”电话马上又断了。

杜路川赶紧给家中的妻
子徐莉打电话，问女儿现在
怎么样，是在家中还是在学
校？徐莉说女儿已经上学走
了，还没有多长时间。杜路川
赶紧让妻子去找。徐莉立即

赶往学校寻找女儿，但没有
找到。这时，杜小雨的一位同
学反映说：上学的路上，他看
见杜小雨被一辆红色面包车
接走了。

电话那边，杜路川惊慌
失措。就在杜路川准备通知

亲戚朋友四处寻找女儿时，
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一条
短信息：“不准报警，否则后
果自负。”

身在北京的杜路川冷静
了一下，随即拨通妻子的电
话，两人简单商量后，决定赶

紧向“110”报警。随后，杜路
川飞速购买了最快一班返回
郑州的机票。

郑州市公安局“110”指
挥中心将警情通报给金水分

局后，金水警方迅速启动了
大要案快速处置预案。

“4·25” 专案组迅速成
立，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杨
玉章任组长，抽调近百名精
干警力展开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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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17时许，杜路川正

准备登机时，陌生男子的电
话第三次打过来：“赶紧给我
准备800万元，没商量的余
地，交易地点等我电话！”

18时40分，杜路川乘上
驶向郑州市区的出租车。此
时，他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800万元对你来说，只是九
牛一毛，希望你明智点，我们
会保证人质安全，如果同意
了就回个短信，给你一天准
备时间，我相信你不会让你
女儿出事吧。”

杜路川回复：“同意给

钱，但不要伤害我女儿。”
警方经过侦查发现，绑

匪所用的手机卡号以前从没
有使用过，而且该手机卡号
在案发后，没有拨打过其他
手机，也没有发过短信，典型
的专号专用。而且，绑匪在与

受害人家属通话时，不断地
变换位置，通话时间很短，通
话完毕后立即关机，给侦查
带来一定难度。

所幸的是，警方根据绑
匪的手机号码，查出购买者
是一名叫张超的新密男子，

但所登记的身份证号码错
误。可以推测，是用假身份证
购买的手机号码。警方同时
发现，与该手机卡号相邻的4
个卡号，也被同时购买，登记
的购买者也是张超。警方分
析绑匪应该在两人以上，而

且还有专门的交通工具。
警方随后对该手机号和

与它联系密切的手机号进行
了监控。

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
上午11时，杜路川再次接到
绑匪的电话，他们催问：“钱

现在准备得咋样？”
杜路川回答：“已经凑了

200多万元，剩下的正在积极
筹备中……”杜路川想多拖
延一些时间，但对方立即挂
断了电话。

就是这短短不足1分钟的
时间，令警方一阵兴奋，他们

已经通过技术手段，测出绑匪
的行踪了———绑匪就在2公里
的范围内不断兜圈，警方立刻
锁定了该男子的行车范围。与
此同时，警方还发现，绑匪的
两部电话联系非常密切，其中
的一个手机信息为：“一定要

看好小孩，给她买点早点
吃。”侦查范围再一次缩小。

锁定绑匪活动范围和情
况后，专案组得出结论：团伙
作案，有3人或4人，使用5张
手机卡，开一辆红色面包车。

该车当日在郑州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瑞达路南流小区

门口附近出现过，人质极有
可能藏匿在开发区的石佛镇
一带。30多名民警立即奔赴
南流小区附近展开布控。

4月26日15时许，郑州市
高新技术开发区瑞达路南流
小区门口，一辆停在路边的

红色面包车非常显眼。车上，
一名男子正鬼鬼祟祟打电
话，便衣民警突然冲上前去：
“别动，我们是警察！”

该男子吓得手一软，手
机“啪”地掉落在地。

民警拾起一拨号，该手

机号正是多次向杜路川催要
800万元赎金的电话号码。

经就地突审，该男子供
述他叫李建东，还有两个同
伙正看守人质，杜路川的女
儿被藏匿在郑州市南流小区
1号楼3单元1楼西户。

南流小区。警方刚进小
区院内100米时，发现路边的
一人正神色慌张地向门口张
望，车内的李建东见状赶紧
低下头来，警方立即将那人
控制。经讯问，此人正是李建
东的同伙冯小五。

在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带
领下，警方来到一处尚未装
修的住房前。
“谁呀？”听到拍门，屋

内立即有人回应。
“小区物业的，楼上水管漏

了，检查一下你屋内的水管。”

门刚刚开了一条缝，两
名民警立即冲了进去。屋里
的人赶紧去抓地上的铁棍，
被民警当即按倒在地。

屋内一角，杜小雨被尼
龙绳绑着双手、胶带纸粘住
嘴巴，坐在地上，两眼恐惧地

望着门口。被揭开胶带纸后，
小女孩“哇”的一声大哭起
来，大喊着要回家，要见爸爸
妈妈……

接下来，此案的最后一
名犯罪嫌疑人也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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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东现年36岁，家住

河南省新密市城关镇周楼
村。和一般的居民不同，处于
县城中的李建东一直关注着
致富信息来源，他文化程度
虽然不高，但脑袋瓜颇为灵
活，年轻时就走南闯北做生
意。20多岁时，李建东就有了

十几万元的积累。
2004年1月，有了原始积

累的李建东投资几十万元，
在新密市开了家玉器公司，
主要经营玉器的加工销售，
还兼营玉石的采选。

可惜的是，由于市场饱

和及恶性竞争的原因，再加
上经营不善等因素，公司不
到1年就倒闭了。此时，李建
东赔得一塌糊涂，欠下近200
万元的外债。

从此，每天都有债主前
来讨债，李建东四处躲藏，从

昔日的鼎盛商贾到今日不值
一文钱的穷光蛋，李建东的
形象狼狈落魄至极，更有人
私下称之为“落魄大侠”。

家徒四壁，发财心切，李
建东开始憎恨社会的不公，
瞧瞧周围，那些昔日不如自

己的人，开矿的开矿，淘金的
淘金，如今都成了千万富翁，
甚至当中不乏有亿万富翁。

2006年春节过后，李建
东来到郑州市区，找到在郑
州开出租车的朋友冯小五。
25岁的冯小五是安徽省东至

县洋湖镇人，来郑州6年了，
收入一般，生活也是不尽如
人意。

李建东说，如果想弄大
钱，必须绑票！那天晚上，醉
醺醺的两个人定下 “干大
事”的目标：瞄向周围的富

商，绑架人质，要他几百万元
赎金，得手后就远走高飞！

考虑到人手不够，李建
东拉来了33岁的老乡李建
锋，冯小五则找来24岁的郑
州网友王笛。4个人一拍即
合，聚在一起，用3天时间“研

究”透彻绑架的细节。
准备就绪后，几个人开

始寻找作案目标。按照李建
东的提议，首选作案目标是
住在郑州市优胜北路某小区
的一个企业老板，该老板新
买了一辆没有挂牌照的奔驰

越野车，肯定是个有钱的主
儿。但是，几个人在该小区附
近守候了一个月，也没有见
到该老板的影子，发现无机
可乘，只得改变绑架计划。

随后，李建东又将目标
放在了杜路川身上。李建东

和杜路川的老家都在新密
市，李建东知道，杜路川在新
密市开有一个大型煤矿，在
郑州置有房产。他推测，杜路
川至少拥有上亿元家产。瞄
上杜路川，就等于瞄上了大
把的银子。

李建东对杜路川的家人

进行全方位跟踪，最终，他们
将绑架目标锁定在杜路川的
独生女儿小雨身上。2006年
春节过后，李建东等就在杜
路川住的家属院附近跟踪、踩
点，由于杜小雨一直与同学结
伴上学，绑架计划几次落空。

后来，经过3个月的盯梢，终于
在4月25日，一场小雨帮了他
们的忙，独自上学的杜小雨被
强行塞进了面包车。

据李建东供述，他们将
人质藏匿在租赁的房子里之
后，又兵分两路查看情况。一

路乘出租车到绑架案发地附
近，看有没有警车。另一路则
来到杜路川的老家，看他们
有什么动静。如果人质家属
报了警，他们就立马撕票。没
想到，他们很快就落入恢恢
法网。 ?@efgh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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